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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月
上
旬
，
由
香
港
飛
北
京
採
訪
全
國

﹁
兩
會﹂
，
其
間
聽
聞
的
中
國
式
幽
默
叫
我

佩
服
得
五
體
投
地
。

近
幾
年
，
北
京
的
霧
霾
取
代
了
沙
塵
暴
，

成
為
舉
世
關
注
的
話
題
。﹁
兩
會﹂
召
開
，

人
們
自
然
要﹁
借
題
發
揮﹂
了
。
三
月
三
日
，
政
協
開
幕
的

日
子
，
北
京
霧
霾
重
度
污
染
，PM

2.5

值
超
過300

，
一
周

前
曾
超
過500

以
上
爆
煲
水
準
。
那
天
，
同
事
小
趙
告
訴

我
，
有
網
友
對
當
日
霧
霾
是
這
樣
調
侃
的
：﹁﹃
兩
會﹄

開
，
各
路
神
仙
下
凡
，
都
是
騰
雲
駕
霧
來
京
的
，
要
不
怎

麼
霧
霾
這
麼
大
呢
？﹂
旁
邊
另
一
位
同
事
補
充
：﹁
他
們
來

北
京
是
為
人
民
服﹃
霧﹄
啊
！﹂
幾
個
人
哈
哈
大
笑
起
來
。

誰
說
中
國
人
沒
幽
默
感
，
這
些
生
動
傳
神
的
語
句
真
叫
人

忍
俊
不
禁
。

說
起
政
協
，
我
想
起
一
位
高
中
女
同
學
，
現
在
大
學
當
教

授
，
曾
是
家
鄉
哈
爾
濱
市
政
協
委
員
。
一
次
同
學
聚
會
，
她

告
訴
我
，
哈
市
政
協
開
會
簡
直
就
是﹁
神
仙
會﹂
，
委
員
們

天
南
地
北
東
拉
西
扯
，
因
不
是
權
力
部
門
，
說
什
麼
都
百
無

禁
忌
，
反
正﹁
說
了
也
白
說
，
不
說
白
不
說
了﹂
。
在
國
人

眼
裡
，﹁
神
仙﹂
超
凡
脫
俗
，
可
又
無
處
不
在
。
網
友
用

﹁
神
仙﹂
比
喻
政
協
，
還
真
有
點
浪
漫
味
道
。

政
協
開
幕
後
，
人
大
緊
接
着
開
鑼
。
或
是﹁
神
仙﹂
有

知
，
三
月
五
日
人
大
開
幕
那
天
，
北
京
的
天
空
突
然
變
得
晴

空
萬
里
。
早
上
八
點
，
從
崇
文
門
飯
店
直
奔
天
安
門
廣
場
，

安
步
當
車
，
不
覺
腳
下
生
風
。
原
來
天
氣
對
人
的
精
神
狀
態

影
響
有
這
麼
大
！
這
天
，
網
友
一
不
做
二
不
休
，
又
大

﹁
秀﹂
起
語
言
功
夫
來
：

﹁
問
：
為
什
麼
北
京
今
天
天
氣
這
麼
好
？﹂

﹁
答
：
因
為
全
國
最
能
吹
的
人
都
到
北
京
了
，
霧
霾
一
下

子
被
吹
散
了
。﹂

原
來
中
國
人
的
政
治
幽
默
如
此
了
得
，
近
乎
出
神
入
化
。

公
眾
人
物
能
言
善
辯
，
國
人
稱
之
為﹁
吹
牛﹂
，
港
人
稱
之

為﹁
吹
水﹂
。
但
將
霧
霾
與
官
員
的
能
言
善
辯
扯
到
一
塊

兒
，
還
真
需
要
點
想
像
力
呢
。
人
大
開
了
幾
天
後
，
天
氣
又

霧
霾
起
來
，
同
事
小
蘇
戲
謔
道
：﹁
瞧
，
代
表
委
員
們

﹃
吹﹄
累
了
，
該
休
息
一
下
了
。﹂

說
起
政
治
幽
默
，
不
禁
想
起
十
幾
年
前
，
我
在
莫
斯
科

庫
圖
佐
夫
大
街
一
家
書
店
買
過
的
一
本
十
分
有
趣
的
書
︱
︱

︽
蘇
聯
政
治
笑
話
研
究
︾
。
作
者
通
過
搜
集
、
整
理
、
研
究

和
分
析
蘇
聯
時
期
幾
千
條
著
名
的
政
治
幽
默
和
笑
話
後
得
出

結
論
：
政
治
笑
話
屬
政
治
學
研
究
範
疇
，
是
政
治
學
的
子
系

統
；
人
們
借
幽
默
和
笑
話
表
達
對
現
實
政
治
的
看
法
，
用
輕

鬆
表
達
嚴
肅
，
以
笑
聲
訴
說
思
想
，
從
而
達
致
笑
對
人
生
的

境
界
！

「兩會」．霧霾．幽默

上
完﹁
香
港
新
聞
史﹂
課
，
剛
回
辦
公
室
坐
下
，
三

四
學
生
敲
門
，
問
及
民
初
一
些
刊
物
，
內
容
是
否
被
京

滬
鴛
鴦
蝴
蝶
派
作
家
攻
佔
？
我
笑
了
，
難
得
有
學
子
關

心
那
時
期
的
出
版
狀
況
也
。
我
說
：﹁
不
錯
，
五
四
新

文
化
運
動
對
香
港
的
影
響
很
微
，
不
僅
鴛
鴦
蝴
蝶
派
，

國
粹
派
也
盤
踞
多
份
雜
誌
。﹂
跟
着
粗
略
地
說
一
番
。

一
九
二
一
年
創
刊
的
︽
文
學
研
究
錄
︾
，
便
是
國
粹
派
大

本
營
，
主
編
者
為
任
職
於
香
港
郵
政
局
的
羅
五
洲
。
此
位

﹁
郵
差﹂
神
通
廣
大
，
竟
然
拉
到
內
地
鴛
蝴
派
作
家
助
陣
，

而
這
些
作
家
還
赫
赫
有
名
，
是
正
牌
的﹁
鴛
蝴
派﹂
大
將
，

如
徐
枕
亞
、
王
鈍
根
、
許
指
嚴
、
周
瘦
鵑
、
天
虛
我
生
、
徐

天
嘯
、
李
涵
秋
、
胡
寄
塵
、
李
定
夷
等
；
另
如
黃
炎
培
、
鄭

孝
胥
、
林
琴
南
、
章
行
嚴
、
章
太
炎
、
呂
碧
城
等
都
是
國
學

根
基
極
厚
、
大
有
名
聲
之
士
；
至
於
羅
五
洲
，
更
是
國
粹
派

的
死
士
，
力
抗
白
話
文
，
曾
明
言
辦
此
份
雜
誌
，
是
要﹁
因

文
衛
道
，
因
為
文
亡
而
千
古
聖
賢
英
哲
所
以
修
齊
治
平
之
道

將
與
之
俱
亡﹂
。
言
詞
之
激
烈
，
恨
不
得
要
將
新
文
化
拆
骨

剝
皮
。

另
有
一
份
︽
雙
聲
︾
，
亦
見
周
瘦
鵑
、
徐
枕
亞
、
許
指

嚴
、
徐
天
嘯
、
許
廑
父
、
吳
雙
熱
、
徐
卓
呆
、
李
涵
秋
等
文

章
，
卻
沒
了
︽
小
說
研
究
錄
︾
所
標
榜
的
國
粹
，
反
而
，
有

一
些
剛
由
文
言
解
放
出
來
，
想
帶
點
西
洋
味
道
的﹁
放
腳

式﹂
白
話
文
。

︽
雙
聲
︾
的
主
編
為
香
港
的
黃
崑
崙
和
黃
天
石
。
黃
天
石

在
第
一
期
寫
的
︿
碎
蕊
﹀
，
和
第
二
期
的
︿
誰
之
妻
﹀
，
黃

康
顯
指
為﹁
放
腳
式﹂
白
話
文
，
大
陸
學
者
如
袁
良
駿
指
為
鴛
鴦
蝴
蝶

派
；
第
二
期
的
︿
誰
之
妻
﹀
，
劉
登
翰
主
編
的
︽
香
港
文
學
史
︾
，
仍

指
為﹁
放
腳
式﹂
白
話
文
，
內
容﹁
揭
露
和
抨
擊
了
香
港
的
晚
清
遺
老

遺
少
，
在
當
時
多
少
具
有
一
定
的
進
步
意
義
。﹂
但
依
內
容
情
節
來

看
，
仍
屬
鴛
蝴
格
局
，
而
黃
天
石
也
被
指
為﹁
港
式
禮
拜
六
派﹂
。

︽
文
學
研
究
錄
︾
和
︽
雙
聲
︾
，
是
內
地
鴛
蝴
派
的
陣
地
，
也
是
正

式
進
佔
了
香
港
的
文
壇
，
影
響
自
不
少
。﹁
鴛
蝴
派﹂
為
何
這
麼
吃
香

呢
？
有
論
者
說
：

﹁
鴛
鴦
蝴
蝶
派
小
說
在
香
港
的
走
紅
和
負
隅
頑
抗
，
和
它
在
上
海
的

興
起
顯
然
有
着
同
樣
的
社
會
背
景
和
文
化
思
潮
。
作
為
大
英
帝
國
的
殖

民
地
當
時
的
香
港
雖
然
在
繁
華
的
程
度
上
還
有
遜
於﹃
東
方
的
巴
黎﹄

上
海
，
但
達
官
貴
人
、
太
太
、
小
姐
、
公
子
哥
兒
和
小
市
民
層
，
同
樣

有
着
雄
厚
的
勢
力
。
他
們
的
文
學
取
向
正
是
鴛
鴦
蝴
蝶
派
得
以
發
榮
滋

長
的
最
好
溫
床
。﹂

一
九
二
一
年
九
月
二
十
七
日
創
刊
，
一
直
維
持
到
一
九
二
五
年
七
月

二
十
日
的
︽
小
說
星
期
刊
︾
，
可
說
是
香
港
新
舊
文
學
交
替
時
期
的
一

份
重
要
文
學
期
刊
，
每
周
出
版
一
次
，
作
者
方
面
大
都
為
香
港
作
者
，

﹁
鴛
蝴
派﹂
已
少
見
，
只
第
五
期
有
瘦
鵑
的
小
說
︿
詩
人
豔
話
﹀
。
而

國
粹
大
將
羅
五
洲
亦
僅
有
︿
題
俠
影
兄
玉
照
﹀
一
文
。

因
此
，﹁
鴛
蝴
派﹂
自
︽
小
說
研
究
錄
︾
、
︽
雙
聲
︾
之
後
，
在
香

港
報
刊
上
已
少
見
筆
墨
。
攻
佔
香
港
，
期
限
僅
為
一
九
二
一
年
至
一
九

二
二
年
。
直
到
三
十
年
代
，
仍
有
若
干
作
者
如
趙
苕
狂
在
香
港
︽
大
光

報
︾
連
載
小
說
︿
仙
村
豔
跡
﹀
，
但
基
本
上
已
北
返
了
。

學
生
聞
之
，
滿
意
而
去
。

京滬鴛鴦蝴蝶派在香港

﹁
凡
不
靚
的
港
姐
參
選
人
，
傳
媒
就
封﹃
余
慕
蓮﹄

這
代
號
，
我
當
然
不
介
意
，
最
緊
要
有
人
記
得
我
的
名

字
。﹂余

毛
姐
姐
接
受
我
的
電
台
節
目
︽
舊
日
的
足
跡
︾
訪

問
之
時
打
扮
得
蠻
漂
亮
的
。﹁
我
這
份
人
就
是
奇
怪
，

年
輕
不
愛
裝
扮
，
年
紀
越
大
越
愛
扮
靚
。﹂
姐
姐
怎
會
不

美
，
她
的
媽
媽
也
是
電
影
明
星
，
不
過
凡
提
及
母
親
，
她
即

白
上
一
眼
：﹁
甚
麼
明
星
？
她
先
拋
棄
我
父
親
，
從
廣
州
走

到
香
港
。
我
是
個
人
球
，
喜
歡
叫
我
來
，
不
喜
歡
要
我
走
，

我
要
帶
後
父
的
子
女
，
又
要
幫
她
挽
化
妝
箱
。﹂

不
快
的
年
頭
，
直
至
那
年
母
親
趕
她
返
廣
州
，
她
遇
上
了

恩
人
曹
達
華
叔
叔
，
知
道
小
學
畢
業
的
她
懂
得
廿
六
個
英
文

字
母
，
可
以
到
他
的
戲
院
帶
位
。
怎
料
，
這
舊
聞
近
年
竟
被

炒
作
為
緋
聞
，
氣
得
余
毛
姐
姐
呱
呱
叫
：﹁
那
些
人
不
是
記

者
，
是
作
家
！﹂
凡
事
看
得
開
的
她
，
也
有
不
能
碰
的
死

穴
。慕

蓮
姐
姐
自
出
道
已
被
定
了
型
，
︽
獅
子
山
下
︾
是
橫
頭

磡
師
奶
、
︽
香
港73

︾
是
賣
魚
勝
的
妹
妹
，
王
晶
電
影
總
是

鍾
楚
紅
身
邊
的
秘
書
，
她
樂
天
知
命
，
追
求
的
是
多
開
工
。﹁
娛
樂
記

者
叫
我﹁
五
台
蓮﹂
，
哪
一
台
我
都
演
出
。﹂
余
毛
姐
姐
好
戲
，
滿
身

戲
癮
，
她
曾
在
香
港
業
餘
話
劇
比
賽
得
獎
，
鄭
創
世
︵
鄭
少
秋
︶
冠

軍
，
她
是
亞
軍
。
但
自
從
退
休
後
，
她
開
始
拍
愛
拍
的
，
可
是
她
在
王

維
基
的
香
港
電
視
，
接
到
的
劇
本
統
統
都
是
淒
涼
婆
婆
的
角
色
，
年
多

以
來
，
她
竟
一
時
不
能
抽
離
，
決
定
賠
錢
解
約
，
尋
回
開
心
的
自
我
。

﹁
我
擔
心
，
接
二
連
三
的
角
色
都
使
我
情
緒
低
落
，
影
響
了
日
常
的

心
情
，
我
坐
在
家
中
流
淚
，
我
知
不
妙
，
立
即
找
大
姐
明
的
心
晴
行

動
，
我
解
了
約
拚
命
旅
遊
，
大
姐
明
也
一
起
去
，
她
怪
怪
的
，
旅
遊
不

遊
，
只
坐
在
那
裡
看
很
多
雜
誌
，
哈
。﹂

余
毛
姐
姐
重
拾
歡
樂
，
我
知
她
一
定
會
自
救
，
因
為
她
早
已
明
白
，

獨
居
長
者
要
快
樂
便
得
主
動
走
向
群
眾
，
她
的
鄰
居
是
好
友
，
全
因
她

的
主
動
，﹁
平
日
我
搶
先
打
招
呼
，
否
則
人
家
以
為
你
是
明
星
，
也
不

敢
開
口
了
。﹂
於
是
他
們
互
相
照
顧
與
關
懷
，
湯
水
糖
水
不
絕
，
她
做

義
工
多
年
來
的
小
禮
物
，
也
是
聯
誼
的
好
幫
手
。

她
不
單
關
心
身
邊
人
，
也
關
愛
失
學
的
兒
童
，
九
年
前
，
她
將
一
半

退
休
金
十
多
萬
奉
獻
到
貴
州
，
建
成
了
一
間﹁
余
慕
蓮
希
望
小
學﹂
。

自
從
電
視
節
目
︽
向
世
界
出
發
︾
報
道
後
，
網
民
發
起
了﹁
曾
說
過
余

慕
蓮
醜
樣
的
人
致
歉
專
區﹂
，
她
連
呼
不
用
不
用
，
有
心
便
得
。
其
實

很
多
人
都
說
，
妳
一
點
也
不
醜
，
為
何
公
司
總
要
妳
做
這
些
角
色
？

﹁
唉
，
搵
食
啫
，
無
所
謂
。
我
只
是
個
口
大
少
少
，
其
他
都
好
好
呀
，

我
不
會
整
容
，
我
怕
變
成
黃
夏
蕙
，
哈
哈
！﹂

余
毛
姐
姐
真
搞
笑
，
她
是
個
善
心
美
人
，
教
曉
我
們
行
善
並
非
有
錢

人
的
專
利
，
家
財
萬
貫
一
張
床
，
山
珍
海
錯
一
雙
筷
，
知
足
常
樂
一
世

福
。 知足常樂一世福

淑梅
足跡
車淑梅

看
印
度
電
影
︽
美
味
情
書
︾
，
講
送
錯
飯
壺
而
引

出
一
段
信
箋
情
緣
。
最
高
興
的
是
戲
裡
看
到
久
違
的

銀
色
多
層
飯
壺
，
上
網
發
現
它
原
來
叫tiffin

，
據
說

是
英
治
印
度
俗
語
，
指
午
後
輕
食
或
午
餐
，
也
指
飯

盒
、
或
主
婦
為
上
班
丈
夫
準
備
的
午
飯
。
於
是
想
起

灣
仔
君
悅
酒
店
的T

iffin

餐
廳
，
那
兒
有
很
好
吃
的
印
度
咖

喱
、
米
飯
、
薄
餅
和
夠
乾
身
的
唐
都
里
烤
雞
。
看
了
戲
，

對tiffin
這
字
又
多
了
一
重
感
覺
。

說
回
那
種tiffin
飯
壺
，
其
實
在
上
世
紀
六
十
年
代
陳
寶

珠
、
呂
奇
的
粵
語
片
也
常
見
到
，
就
是
工
廠
女
工
上
班
，

身
穿
唐
裝
衫
褲
，
手
就
挽
着
這
麼
一
個
銀
色
的
銻
質
長
筒

狀
三
層
飯
壺
，
是
當
年﹁
工
廠
妹﹂
的
身
份
烙
印
吧
。
到

我
們
去
工
廠
當
暑
期
工
的
上
世
紀
七
十
年
代
末
，
好
像
已

不
大
流
行
。
那
時
女
工
帶
飯
已
多
用
新
型
的
保
暖
飯
壺
，

舊
式
銻
飯
壺
既
不
能
保
温
，
又
不
漂
亮
，
而
且
七
十
年
代

如
觀
塘
等
的
工
廠
區
，
滿
街
都
可
買
到
便
宜
熟
食
，
上
街

吃
午
飯
更
方
便
，
多
層
飯
壺
逐
漸
沒
落
。

其
實
我
對
這
種
多
層
飯
壺
的
最
大
好
奇
，
是
那
三
四
層

飯
格
如
何
疊
在
一
起
，
如
何
扣
緊
又
如
何
解
下
。
今
次
看

︽
美
味
情
書
︾
就
近
距
離
完
全
得
到
答
案
，
原
來
支
撐
住

那
三
四
層
飯
格
的
長
形
軸
架
上
有
個
金
屬
扣
，
只
要
打
開

或
繫
上
那
個
扣
，
整
個
軸
架
就
會
鬆
開
，
就
可
取
出
飯
格
。

電
影
有
多
次
大
特
寫
男
主
角
取
出
飯
格
的
過
程
。
他
本
是
從
一
家

類
似
快
餐
店
的
地
方
訂
午
飯
的
，
想
必
是
多
年
來
千
篇
一
律
，
索
然

無
味
，
每
日
填
飽
肚
便
算
，
所
以
觀
眾
最
初
見
到
的
男
主
角
，
對
飯

壺
內
容
根
本
沒
甚
興
趣
。
後
來
某
天
派
飯
公
司
錯
送
了
一
個
急
於
用

美
食
維
繫
丈
夫
感
情
的
少
婦
做
的
超
好
吃
飯
菜
，
於
是
他
開
始
對
每

天
的
飯
格
內
容
，
有
了
新
鮮
的
興
趣
和
期
望
：
今
天
是
菜
咖
喱
，
明

天
是
喜
歡
的
紫
茄
子
，
那
手
製
薄
餅
也
特
別
有
勁
，
還
引
來
了
助
手

也
要
分
吃
。
所
以
每
天
下
午
一
時
正
，
解
下
飯
壺
軸
架
，
逐
個
飯
格

打
開
，
有
收
禮
物
的
驚
喜
，
幾
是
刻
板
寫
字
樓
生
活
的
唯
一
樂
趣
，

也
像
個
宗
教
儀
式
。
後
來
少
婦
開
始
飯
格
傳
書
，
二
人
以
紙
筆
通

訊
。
到
這
麼
一
個
階
段
，
飯
格
帶
來
的
，
就
不
止
是
美
食
的
歡
愉

了
。 裝情書的飯壺 翠袖

乾坤
伍淑賢

春
遊
武
陵
賞
櫻
之
旅
以
短
留
台
北
一
天
作
結
，
一
者
為

交
通
安
排
所
需
，
二
者
則
是
為
滿
足
口
腹
之
慾
，
分
別
有

一
餐
晚
飯
及
一
頓
中
午
家
宴
之
約
。

籌
劃
行
程
之
初
，
李
前
輩
再
三
叮
囑
要
預
留
台
北
一
餐

晚
飯
他
作
東
，
帶
領
往
嚐
傳
統
美
味
江
浙
菜
，
在
他
多
番

演
繹
形
容
下
，
那
道
東
坡
肉
已
是
震
盪
地
影
像
化
植
入
了
衆

人
的
腦
海
中
。
只
可
惜
又
是
緣
分
問
題
，
從
武
陵
農
場
返
回

台
北
的
專
車
延
遲
開
出
，
加
上
天
雨
阻
慢
車
速
，
錯
過
了
預

留
晚
餐
的
時
間
，
與
東
坡
肉
只
能
擦
肩
，
期
待
下
次
再
續
因

緣
。另

一
頓
中
午
飯
約
也
是
五
十
年
因
緣
造
就
，
在
芸
姐
引
領

安
排
下
，
我
們
應
邀
登
堂
入
室
，
來
到
台
灣
知
名
鄉
土
文
學

家
黃
春
明
在
台
北
士
林
的
幽
居
，
幸
福
地
品
嚐
了
一
頓
由
文

學
大
師
親
自
下
廚
、
令
人
難
以
忘
懷
的
精
彩
家
宴
。

認
識
黃
春
明
，
由
改
編
他
的
同
名
小
說
︽
看
海
的
日
子
︾

電
影
開
始
，
後
來
斷
續
地
看
過
他
的
其
他
小
說
作
品
，
如

︽
兒
子
的
大
玩
偶
︾
、
︽
莎
喲
娜
拉
．
再
見
︾
、
︽
兩
個
油

漆
匠
︾
、
︽
放
生
︾
…
…
只
覺
得
他
的
創
作
多
元
，
深
具
人

文
視
野
，
小
說
裡
隱
藏
着
對
自
己
生
長
的
土
地
，
恆
久
豐
沛

的
情
感
與
關
懷
。
可
是
，
從
未
聽
說
文
學
大
師
會
烹
煮
，
就

連
與
他
緣
結
五
十
年
的
芸
姐
也
想
像
不
到
！

一
頓
中
飯
的
兩
小
時
間
，
黃
夫
人
在
大
廳
代
招
呼
賓
客
、

與
久
別
的
老
友
訴
說
生
活
近
況
，
黃
春
明
大
師
獨
自
在
廚
房

把
弄
，
不
間
斷
、
但
有
節
奏
的
搬
出
一
道
又
一
道
的
美
味
佳
餚
，
還
一

邊
不
忘
為
饞
嘴
的
食
客
，
講
解
他
自
己
鑽
研
的
飲
食
烹
調
心
得
。

烏
雞
大
芥
菜
湯
是
大
師
家
鄉
宜
蘭
道
地
菜
，
他
特
別
加
入
海
鮮
蛤

蜊
，
巧
妙
地
使
這
道
湯
菜
在
甜
味
之
外
，
更
提
升
了
它
的
鮮
味
；
蘿
蔔

燉
牛
腩
不
是
煲
菜
、
而
是
湯
菜
，
為
何
牛
腩
格
外
軟
稔
？
竅
妙
在
湯
底

加
入
了
木
瓜
蓉
同
煮
，
木
瓜
與
肉
類
產
生
的
化
學
作
用
所
致
。
可
有
想

過
如
何
做
一
道
好
吃
的
炒
米
粉
？
將
乾
米
粉
放
在
三
分
一
鍋
的
上
湯
燴

飽
，
然
後
再
慢
火
炒
出
，
令
人
連
吞
兩
大
碗
的
爽
口
米
粉
。

兩
斤
重
的
鮮
活
鯛
魚
，
香
煎
過
後
加
入
泡
菜
與
筍
絲
紅
燒
，
捧
出
來

是
紅
彤
彤
的
顏
色
，
叫
人
驚
艷
！
如
此
鮮
味
鯛
魚
，
除
了
在
盛
產
地
的

北
海
道
嚐
過
刺
身
，
還
是
第
一
次
邂
逅
美
味
的
紅
燒
鯛
魚
。

與大師的美味邂逅

琴台
客聚
黃仲鳴

海闊
天空
蘇狄嘉

要不是見多識廣的朋友親口告訴我，我怎麼會
知道蘇州吳縣司徒廟裡，有四棵讓人嘖嘖稱奇的
古漢柏呢！
聞名不如一見。去年，我借助出差的機會，終
於來到蘇州吳縣司徒廟中，瞻仰了仰慕已久的四
棵古柏。
時值隆冬，草木凋零。當那四棵顏色蒼翠的古
柏儀態萬方地出現在我的眼前時，我頓時被那蓬
蓬勃勃的颯爽英姿震撼了！「歲寒，然後知松柏
之後凋也。」這是孔聖人的話吧？怎麼好像是專
為這四棵古柏說的，越品越有味呢！在這天寒地
凍的季節裡，很少有人問津這古老的廟宇。我獨
自圍着四棵古柏轉來轉去，想從中發現一些神奇
生命的端倪。
這時，一位值班的和尚熱情地向我打招呼，我
便借此問東問西，向他討教起來。
和尚說：「冬日來看柏，更能見其風骨。因為
來看的人少，還可以靜靜地聆聽它們的心聲
呢。」
樹還有心聲？我聽了頗感新奇。這是佛家的禪
機，還是智者的妙語？
我問：「它們的心聲普通人也能聽到嗎？」
和尚頷首，引我來到一間殿堂。只見一側牆壁
上龍飛鳳舞刻着一首七絕：「裂斷腰身剩薄皮，
新枝依舊翠雲垂。司徒廟裡精忠柏，暴雨飆風總
不移。」 仔細看時，卻是國歌的詞作者田漢所
作。暴雨飆風，不改其志；裂斷腰身，尚留其
皮；老幹新枝，翠雲片片。這精忠之柏多像歷經

槍林彈雨的革命志士！老當益壯，寧移白首之
心；窮且益堅，不墜青雲之志。難怪，田漢先生
就是目睹了這大自然的妙筆佳構，聆聽了它們的
「心聲」，才情思難盡，熱血賁張，揮筆寫下了
這千古名句，跟古柏一同萬古流芳呢！
四棵古柏為漢代大司徒鄧禹所植。相傳大司徒
鄧禹老先生晚年隱居於此，親手種下許多柏樹，
卻只有四棵長大成材。不知哪一年，四棵柏樹遭
到雷擊，受到了不同程度的破壞。幸運的是，它
們不但沒有枯死，反而大變其身，形成了無與倫
比的新造型。直到有一天，乾隆皇帝下江南路過
此地，對此奇絕之景發出聲聲驚呼，並御筆親封
這四棵樹分別為「清、奇、古、怪」。
如此命名，歷史上絕無僅有。無怪乎，清人沈
復慕名而至，把「清、奇、古、怪」這四位天賦
異稟的「魅力女神」，全收到他的《浮生六記》
裡：「清者一株挺直，茂如翠蓋」；「奇者禿頂
而扁闊，半朽如掌」；「古者體似旋螺，枝幹皆
然」；「怪者臥地三曲，形同之字」。
大凡祠堂廟宇多有古柏。像「清奇古怪」這般
飽受罹難，卻意志頑強地存活了將近兩千年的古
柏實屬罕見。自古以來，來見此四柏者，無不驚
嘆。劉海粟曾到此，並為司徒廟留下一個匾額，
上面大書「歷劫不磨」四個大字。
讀着這些前人的讚詠，我突發奇想：莫非樹的
心聲就是人的心聲？想到這裡，我的遊興更濃。
我倒要好好瞻仰一番古柏的風采，聆聽一下它們
奇妙的「心聲」，方不虛此行。

那一株挺直主幹、擎天立地的漢柏，其名曰
「清」。它的旁邊立了一塊石碑，刻有「清奇古
怪」四字。清者自清，只見它樹冠龐大，茂如翠
蓋，遮天蔽日。粗大的枝幹，不知幾人合抱方可
圈定。它的細枝悄然垂了下來，葉兒團團簇簇，
你推我擠，生機無限。身在雲天卻不忘根本，笑
傲蒼穹又俯瞰大地。這是怎樣的一種英雄氣概！
「清」的西邊一棵，其名曰「奇」。奇者自

奇，它如禿頂老婦，已然半朽。只見主幹面目枯
黑，斜臥在地。說它苟延殘喘吧，那實在有些過
分。請看，斜躺的主幹兩側的裂縫裡，新的生命
煥發而出，蓬勃造勢。一片片，一簇簇，新葉編
織成了綠色的錦緞，在這數九寒天裡照耀人眼，
溫暖人心。
其名曰「古」者，卻是一棵左扭柏。果然是體
似螺旋，枝幹皆然。這棵從兩千年前走來的柏
樹，稱其為「古」，絕不為過。只見它的枝幹多
生疤瘤，腫節突起。樹紋粗大，霜皮溜雨，恰如
老人們臉上的褶皺。樹頂稀疏挑着幾多細枝，垂
垂老矣，鶴發猶存。既像是渭水垂釣的姜子牙，
又像是被賣身為奴的百里奚。這棵柏樹以古老的
蒼顏呈現，莫非也在以待天時，扶搖直上？
還有一棵其名曰「怪」。怪在哪裡呢？原來這
棵柏樹被劈做兩半。它們偃臥着，互相對視，惺
惺相惜，骨肉情深。它們是遭受雷擊，迫不得已
才分道揚鑣了呀！雖然樹心早已腐朽，但新枝卻
從裂皮旁斜出，傍地而走，綠意盎然，別開生
面。
根據《浮生六記》所載，怪者，臥地三曲，形
同「之」字。我仔細觀察了半天，卻發現此樹不
甚像「之」字。光陰荏苒，時過境遷。可能它又
曾經過大自然幾番改造也未可知。

這些漢柏集中在司徒廟的後院裡，佔地面積僅
五百平方米左右，周圍被一圈鐵柵欄圍定。清者
風采卓絕，奇者古拙別致，古者天造地化，怪者
鬼斧神工。兩千年來，它們風雨同舟，同甘共
苦。根部同在一方土，親密無間如良朋。
看完四棵漢柏，我深深為之嘆服，大有相見恨
晚之意。
離開司徒廟的時候，我去跟和尚告別，又跟他
絮叨了一番，方知這四棵古柏在文革期間，也曾
遭遇浩劫。多虧當時廟裡的融宗長老鼎立保護，
才使得這些寶貴的文化遺產傳承到今天。為了保
護這四棵漢柏，融宗長老和破四舊的人員進行了
不屈不撓的鬥爭，還差點因此而遇害……聽到這
裡，我不禁對這位大義凜然的長者肅然起敬起
來，心裡萌生了拜訪之意。但和尚告訴我，十多
年前，融宗長老就已經圓寂了。
啊！功德圓滿的融宗長老雖已不在斯世，卻將
浩然正氣流傳在了人間。再回首時，卻似乎看到
一位深情的長者正微笑着佇立在「清奇古怪」的
精忠柏中，與山川共存，與日月同輝，我的心再
次為之震撼……

司徒廟裡精忠柏

百
家
廊

韓
小
榮

內
地
三
駕
馬
車
腳
軟
，
全
球
股
市

亦
隨
之
而
腳
軟
。
經
濟
要
維
穩
，
股
市

才
能
維
穩
，
市
面
才
能
保
就
業
，
社
會

才
能
維
穩
。
內
地
兩
會
已
結
束
，
輿
論

對
總
理
工
作
報
告
評
之
為
務
實
穩
重
。

但
無
刺
激
。
總
理
記
者
招
待
會
後
，
或
許

月
前
有
所
憧
憬
，
會
後
失
望
了
，
投
資
者

套
現
出
貨
，
市
場
散
晒
。

再
加
上
，
烏
克
蘭
局
勢
趨
緊
，
執
筆
之

時
在
上
周
五
，
而
克
里
米
亞
將
在
周
日
公

投
，
無
論
結
果
如
何
，
烏
克
蘭
亂
局
不
可

能
一
下
子
平
復
。
敏
感
的
股
民
，
早
作
準

備
賺
了
再
算
。
所
以
恒
生
指
數
連
日
共
跌

數
百
點
之
巨
。
藍
籌
股
跌
幅
並
非
很
大
，

日
前
升
得
多
的
科
網
股
、
環
保
股
以
及
醫

藥
股
等
則
如
遇
小
股
災
，
損
失
慘
重
。
被

稱
之
為
股
王
的
騰
訊
︵700

︶
創
新
高
後
帶

頭
下
跌
，
連
累
一
眾
科
網
股
無
一
倖
免
，

災
情
不
輕
。
希
望
恒
生
指
數
二
萬
一
千
點

關
口
有
支
持
，
或
許
夠
膽
者
此
時
才
博
反

彈
會
有
些
許
甜
頭
。
其
實
，
有
升
有
跌
是
市
場
規

律
，
無
有
怕
，
別
太
悲
觀
。
只
要
己
有
真
實
力
，
並

非
借
貸
做
孖
展
，
那
就
別
怕
。

不
過
，
買
股
不
買
市
，
要
擇
優
伺
低
吸
入
。
買
實

力
股
虛
擬
股
莫
買
，
股
市
場
內
太
多
衍
生
產
品
，
動

盪
市
場
也
應
遠
離
。

其
實
，
近
周
來
，
不
少
股
友
也
無
心
戀
戰
，
心
情

忐
忑
不
安
。
烏
克
蘭
局
勢
看
不
清
，
投
資
環
境
不

好
，
難
免
出
手
縮
。
要
知
道
全
球
各
地
政
府
都
不
會

撐
寬
鬆
政
策
，
以
傷
人
害
己
。

樓
市
黃
金
期
已
過
，
是
否
真
箇
一
去
不
復
返
呢
？

近
期
政
府
圈
地
卻
不
振
，
顯
然
大
孖
沙
不
看
好
後

市
。
麵
粉
價
低
，
雖
建
築
費
及
原
材
料
價
格
不
大

跌
，
但
市
道
不
濟
，
麵
包
價
即
樓
價
也
不
可
能
高
價

推
售
。
更
何
況
，
香
港
特
區
政
府
都
多
次
宣
告
未
來

供
應
包
括
土
地
和
樓
房
都
大
增
。
供
求
平
衡
或
不
平

衡
都
會
影
響
樓
價
和
買
樓
信
心
。
新
樓
如
此
，
二
手

樓
樓
價
因
業
主
對
樓
價
信
心
不
足
，
求
沽
心
切
當
不

會
堅
持
賣
價
。
過
去
十
個
月
以
來
或
許
業
主
若
有
所

守
，
然
而
經
過
十
個
月
煎
熬
考
驗
堅
持
毅
力
漸
失
，

減
價
求
沽
現
實
為
上
。
一
年
後
利
息
會
上
調
，
買
與

賣
心
情
都
不
一
樣
。

三駕馬車腳軟 思旋
天地
思 旋

■責任編輯：張旭婕 2014年3月18日（星期二）

■一九二一年創刊的《小說星期刊》，
京滬鴛蝴派已少見了。 作者提供圖片

見多
識廣
尹樹廣

司
徒
廟
裡
讓
人
稱
奇
的
古
漢
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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